
■ 对话

记 者：怎么理解众筹？
周华诚：你想做一件事情，

勇敢地把它说出来，也许就有
很多人被你打动，并且来支持
你。当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的
量，你就可以实践你的想法。
简单说，这就是众筹。

记 者：那么，看重一样东
西，也可以通过下订单获得，有
什么区别？

周华诚：下订单不太一样，
这件事其实更看重的是梦想，
或者说情怀。订单是比较直接
的售卖，或者是另一种售卖。
众筹如果参与人数不够的话，
等于项目失败，是做不起来的。

记 者：参与人数怎么算
够呢？你有预先设定达到多少
人，或者筹得多少资金吗？

周华诚：是的，每个项目都
可以限定。我限定是2万元，不
同的价格对应不同量的稻米。
到了这个点才成功，才可以做。
如果支持者不够，只筹到1.5万
元，项目就失败，钱会全部退回
到大家的账户。

记 者：农业如此依赖季
节，如果收成不好，你的项目到
时没能履行对投资人的承诺怎
么办？

周华诚：其实出资人不仅
要分享成果，还要分担风险。
这次是个实验，我没有考虑这
么多，即便收成全无，我也可以
全程忠实记录这个过程，我相
信能取得大家谅解；如果可以
的话，第二年收成后，再给大家
回报。

记 者：这个项目主要投
入的还是“小情怀”，毕竟支持
者看重的不是金钱和实物的回
报。

周华诚：嗯，我觉得这个情
怀其实不小，大背景下其实是
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城市化，城
乡差别，农村问题等等。

记 者：你觉得，这个实验
对农民、农业有启发吗？

周华诚：我认为有。上个
月，有一个在安徽芜湖承包
500 亩 稻 田 的 农 业 大 户 找 到
我，说自己的大米只能卖低价，
更可叹的是，去年大批量的大
米，发往上海和江苏销售，到今
年 10 月还没有结到款子。这
样的农业生产，怎不让经营者
伤透脑筋，农业又怎么走向良
性循环。优质食品，未来需求
一定会更大，而做好品质的同
时，就是要思考怎么把农业变
成文化。

不小的情怀不小的情怀

新风尚

常山人周华诚发起众筹重温农耕的乐趣和艰辛——

父亲的稻田熟了

手工收割后的草垛手工收割后的草垛。。 周华诚周华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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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挽留最后的农
耕”，这曾是周华诚发起“父亲的
水稻田”众筹项目的初衷。去冬
今春，四季更迭，一群参与其中的
城市人收获了新米，还收获了童
年的记忆和深切的乡愁。而久别
故里的周华诚，不仅帮助勤勉的
父亲寻回种田的价值和乐趣，更
是从稻田的牵连中明白了“父亲
在想什么”。众筹农耕，复兴的，
不止是块水稻田。

老家归来

本报记者 陈醉 陆遥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你知道米饭从哪里来
吗？”

吃着碗精致的白米饭，
一位父亲曾这样问孩子。他
没想到孩子一脸理所当然地
答道：“电饭煲里来⋯⋯”

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
城市，我们远离农作物片片
生长的农村，似乎很难向我
们的孩子解释锄头、镰刀的
功用，而这恰恰又是人类最
朴素的饱腹之源。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
人，锄头、镰刀更是心灵深
处的标签。旧时他们想逃
离父辈农事的艰辛，拼命走
出农村，可如今又开始想念
耕牛、稻草，看着远去的农
村生活，想以另一种舒适的
方式回归：“有一块不大不
小的稻田，春耕秋收，荷锄
而归⋯⋯”

今秋，“老家”新媒体工
作室联合御田胭脂米产地的
宁海桑洲镇，携着这个“金色
的梦想”，向全国发出“收割
小分队”的“通缉令”。10 月
26 日，“老家君”带着公开招
募的 20 名收割小分队队员
奔赴宁波宁海桑洲镇里山季
村，一场探寻记忆、体验农事
的旅程展开了——

快乐农田很新鲜

“割草去，割草去！”11
岁的王梓辰兴奋地在车上嚷
嚷开了，一旁边的爸爸王文
兵一个劲地纠正：“是割稻，
割稻！”

对王梓辰来说，农村和
稻谷，都是那么遥远的存在。

王梓辰爷爷辈生活在宁
波近郊农村，父母小时候干
过农活，喂过猪。后来城市
拆迁，郊区变城市，家里农田
没了，父母二三十年没下过
田，更别提带着他去农村体
验农活了。“他可能连水稻和
韭菜都分不清楚呢！”爸爸王
文兵说道。

“割稻小分队”里一位90
后的女孩是地地道道城里
人，她拿着新式的钢制镰刀
左瞧右瞧，直喊着跟电视里
木头把柄的不一样，异想天
开地说：“这个刀用来吃牛
排，挺霸气！”

没接近过农村，但大自
然的魅力不可阻挡，“割稻小
分队”很快发现了件新鲜事
儿。

“稻谷怎么有红的、绿
的、黑的、紫的？哪一种才是
我们要割的胭脂米呢？”一个
队员把晒在地上的稻谷拿来
剖皮玩，竟发现这儿的稻谷
五颜六色的。

宁波市农科院专家安学
君赶紧给大伙讲道：“个头长
长的，就是大名鼎鼎，宝玉和
黛玉吃的胭脂米。这跟福建
那边产的红米还是有所区别
的，这儿的品种可是清代就留

下来的，据说是康熙皇帝亲自
发现和培育出来的，所以又称
为“御稻种”或“御稻米”。

“而黄的、黑的米则是我
们现在着手培育的彩色品种，
可以在田里种出各种图案。”
安学君略带神秘地说道。

说话间，安学君在农田
里拔起几棵紫色叶片的作
物，长得有点像水稻秧苗。

“这是紫水稻的‘幼年’，紫水
稻收割后，谷穗掉在田地里，
就长出了小秧苗，拿回家可
以用水养着当盆景！”

“那我在家也能种出米
来吗？”有人问道，有经验的
农民伯伯说，杂穗是种不出
稻谷来的，每年留种的谷子
可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艰辛农事从头学

刚走进金灿灿的稻田，
摸着挺立的稻穗，“收割小分
队”就按捺不住激动，抢着抡
起镰刀，要撂倒稻子。

有人抓着水稻顶部，像
砍柴一样砍了四五下，才七
七八八放倒一丛水稻；有人
一路割过，每丛水稻都留着
那么几根横倒竖歪的“漏网
之鱼”⋯⋯一旁的农民伯伯
边笑边摇头，嘴里说着：“不
行不行，这样不行！”

队员葛童泰的割稻姿势
得到了农民伯伯的表扬，就
连他们家的小朋友也割得有
模有样。葛童泰告诉记者，
他父母在老家还种着一小块
的水稻田，每年都要带着孩
子回家帮父母割稻子。今年
是孩子学会帮忙割稻的第三
年了。

“别看割一丛稻子的动
作不到1分钟，但还是有门道
的。首先，右手持刀、左手前
伸、五指张开，用右手的镰刀
轻轻一拨，一大丛稻穗就向
怀里拥过来。然后，左手反
方向握住稻子顺势一搂，镰
刀沉到了水稻的根部斜着往
下割，一丛稻子就割好了。”
葛童泰传授着自己的秘诀。

一小块稻田练手下来，
“割稻小分队”队员们总算
有点模样了。不过这会儿
就 有 人 喊 腰 疼 ，丢 下 镰 刀
猛捶腰。还有人因为没有
戴 草 帽 ，被 太 阳 一 晒 直 嚷
口 渴 ⋯⋯一旁的农民笑着
插话：“这还是在旱地了，如
果是在水田里割稻，更累！”

农民平均每天可以割半
亩多的稻子。割好稻子，还
要经过脱粒、晾晒、碾米等多
道环节加工，才能形成糙米，
糙米再精加工后变为精米。

按着老农的步骤，队员
们一道道体验下来，已经累
摊在了地上，有的队员手臂
上布满了一道道锋利稻叶留
下的伤痕，不过还笑着说：

“割稻子挺耗体力的，比健身
房里待一天还累，不过这趟
来值了，让孩子懂得粒粒皆
辛苦，而我们自个儿也累并
快乐着！”

20名老家粉赴宁海桑洲镇收割胭脂米—

抡起镰刀得米香抡起镰刀得米香

点点指尖，回到老家

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

老家粉们在体验筛谷、晒谷。 戚建卫 摄

本报记者 许雅文

常山县五联村溪口自然村，一块
只有两亩大的稻田火了。

插秧、耘田、收割⋯⋯来自杭州、
衢州等地的十几户家庭一起下田，分
享劳动成果；一起见证一粒种子到一
片稻田，再到一捧大米的过程。而这
块稻田有个温暖的名字——父亲的
水稻田。

去年冬天，周华诚在众筹网上发
起了名为“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
的农耕”项目。只要拿出相应的金额
支持项目，不仅可以看到水稻田种植
过程的全记录，体验农事，还能分享
品尝最新收获的大米，并得到他父亲
——一位勤勉老农的亲笔签名等。

没想到，活动发起后，有 600 多
名网友为活动点赞，30 元、60 元，一
直到 900 元，68 位网友参与了众筹，
筹资金额20670元。

本来让周华诚觉得是有点不切实
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却在天南海北的
陌生人支持下做了起来。

父亲、稻田、收获，这些都吸引着都
市人的步伐。感恩父辈的辛勤，感念土
地的馈赠，让他们赶赴常山这个小山
村，赴一场与稻米的约会。

如今，新米已经陆续到达支持者
的手中，在长达半年多的参与中，他
们有太多的心灵感悟——或是周华
诚父亲的辛劳背影；或是体察到孩子
对泥土的乐趣；抑或是细细抚触只有
儿时才有过的浑浊浓稠的淘米水。

无论记忆的镜头定格在何处，他们
都有着相似的初衷，土地情结。

重拾回忆：
稻米里的乡愁

这两天，周华诚刷微信朋友圈特
别勤，因为稻田的新米已经陆续到达
68位支持者的手中。网名为“茉小财”
的支持者说：“一袋米躺在稻草中被运
来，米袋还没打开，我先闻稻草香，香气
触到了记忆的开关，那个只有三四岁、
在稻草地里翻跟头、捡石头的我⋯⋯”
网友潘土根更是俏皮地说，这袋米就是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米的样子，还是“那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一袋米，一次春播到秋收，对很
多奔走在城市的人，都是一方回忆，
一抹乡愁。

36 岁的徐骏是周华诚的初中同
学，出生在常山白石镇白石村，这里
承载了他满满的学前回忆。离开那
个满是稻田的家已近 30 年，老街、木
屋、石子路、集市，在他的回忆里却从
未湮灭。虽然上初中便随着父母住
到了县城，但每年暑假他都回到家乡
度过。而近几年，每每回到老家，看
到的都是留不住的人和荒芜的田园。

当看到周华诚的项目，徐骏说就
是被他的文字和他父亲的执拗打动
了，他立即支持600元。

而周华诚发起这个项目，正是因
为他也有同样的体悟。

“初中，我从溪口到了离村子30里
路远的镇上读书，后来又来了离家600
里的杭州读书。体面的工作，舒适的生
活，我的心却时常回到那个叫溪口的小

村庄。村里看不到少年，也看不到耕牛，
沉重的犁、钯没有人拿得起了。周华诚
说，正是因为在城市呆久了，和土地越来
越远，才会想到找回儿时的回忆，才会有
了这次“父亲的水稻田”行动。

土地代际：
老父亲的生活

刘芸，是一名资深编辑，她有一
个可爱的女儿，今年 8 岁。女儿从来
没有下过田，自然也不明了妈妈小时
候玩耍的稻田是何物，甚至一直认为
大米是超市生产出来的。

“对稻米生命回环的认知，很多
人只知晓餐桌之旅，却没有田间之
旅。”周华诚说，秧—稻—谷—米是个
生命回环，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在
这个回环的四周延展而开。但是，田
间的这一切，对于我女儿这一代人来
说太陌生。

“我希望女儿能亲近泥土。”刘芸
说，记得插秧时，女儿对光脚踩泥巴
很是抗拒，她一度挂在爸爸的脖子和
双臂上不肯下脚。有了蜻蜓，有了蚱
蜢，有了小伙伴们的鼓励，才最终克
服。

周华诚经常带女儿回老家，她爷
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
她怎么插秧。而她更在意的是田地里
新奇的昆虫和野花。

所以，在周华诚心里，这不仅是
父亲的水稻田，更是三代人的水稻
田，不仅让女儿了解自己，也让自己
了解父亲。

在 8 月 20 日这天的记录里，周华
诚这样写道：本来觉得今夏没有“苦
夏”，刚过立秋，又接连下雨，很是适
意。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却听父亲
叹一口气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
了半截，再淹，那可不成了。

“如果不是因为种田，我很难了
解父亲在想什么。”周华诚说，如果说
稻谷对我们是回忆，对女儿这一代是
新奇，那么对父辈这代种田人来说，
无疑是精神支柱。

正如徐骏所说，他希望等儿子长
大后，能理解他的父辈和祖辈，因为
正是乡村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和
情愫。

稻田复兴：
小山村的希望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今
年的活动主题被定为“家庭农业”。
显然，人们在关注农业现代化进程
时，也在思考粮食与家庭这个具体个
体间的关系。尽管家庭农民缺少获
得农业投入和支持等资源，但是他们
能够认真管理自己的土地。

周华诚的父亲周全仔便是一名认
真管理自己土地的农民，只是村子里像
他一样勤恳的农民，守着自己的稻田，
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村庄里流
行着：进城打工，再怎么没本事，都比种
田强！

其实，周华诚的父亲曾经也是这
么认为，犁田、耙田、插秧、收割、晾晒、
碾磨⋯⋯种田人最能体会其中的辛
苦，只是他不知也从不敢奢望他的辛
苦值得更好的回报。

因此，当有一天，周华诚跑回家
和他说起这个项目，并说一斤大米卖
30元时，他惊讶之余觉得这是儿子异
想天开。他也不相信，远方的陌生人
会愿意关注他耕种了一辈子的稻田。

微妙的变化悄然发生着。插秧
时，周全仔迎回来的不只有儿子，还
有他带来的大大小小 30 多个城里
人，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赞叹有加，
拿着相机拍个不停，并希望周全仔能
把土地里每天上演着的变化告诉他
们。因此，周全仔用上了智能手机，
还学会了使用相机、微信，以及怎么
用家里的 Wifi 传图片，他的微信名字
就叫“稻田大学校长”。

一个小山村，忽然被这么多外来
者所关注；卖得这么贵的米，也被城
里人一抢而光。村里的人觉得不可
思议，但着实羡慕着，也重新审视着
自家的田园。

将收获的新米寄出时，快递小哥
问周全仔：“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
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
买你们的米？”周全仔笑笑说：“是啊，
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周华诚说，农产品可以精致，可
以文艺，是那么美好，在这份农产品
的背后，是土地，是文化，是情感。

““稻田大学校长稻田大学校长””周全仔周全仔。。


